台湾行（之二）
十七日，“台北转运站”乘“国光客运”去野柳。大巴司机在野柳地质公园的路口把我们放下，拖着行李顶着烈日前行，经过一家冷饮店时，老板娘招呼我们把行李寄存在店里，说自己家随便放，公园没有寄存点。放下行李，心里默默感叹，台湾人民真热情。野柳地质公园是台湾北海岸1700米长的一段海岬，经过千百年的侵蚀、风化，形成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，如蕈状石、烛台石、薑石等，当然最著名是“女王头像”，脖子修长，脸部线条清晰优美，神情娴静高贵，与其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。午餐后回到路口，乘78路车去基隆，在基隆转799路车去九份。公交车到了基隆，司机告诉我们到对面转车，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正准备下车，司机说带我们过去，因为他要到对面掉头。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思想在台湾更加深入人心。

下午三点来钟到九份，在民宿住下，稍做修整，四点多钟去竖崎路。竖崎路是九份一条漫长的石阶梯，路的两旁，有许多日式的老房子，加上石阶、茶楼、咖啡馆为游人勾勒出一幅古朴典雅的美景，引得许多游客在此驻足拍照留念。沿竖崎路折返去老街，老街两边琳琅满目的全是小吃和特产，来来往往的全是观光客，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。九份怀旧的氛围很浓，咖啡馆在小镇随处可见，遗憾的是我们总是步履匆匆，似乎一刻都不愿意停下。晚餐，选了一家安静的中式餐馆，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两人，三个菜，两只啤酒，坐了许久，看落日，赏晚霞，偶尔还见到晚归的渔船缓缓的驶进渔港。九份，日治时盛产金矿，是淘金者的乐园，后因矿藏掘尽而逐渐萧条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因电影《悲情的城市》在这里取景，为小镇带来了新的生机。整个小镇依山而建，从山腰至山顶，各式各样的民居，散落在山坡上。我们入住的民宿，房外有一开放的檐廊，廊下有几张藤编的桌椅，晚饭后，俩人在那坐了好久，习习的海风带来丝丝的凉爽，放眼远眺，海上渔火闪烁，伴着天空点点的星光，心中有一种别样宁静。

民宿的老板，台北人，家人都在台北，一个人来九份投资民宿，前些年，来过大陆，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五十来岁，很健谈，跟他聊了很多。印象较深的有三点，一是九份旅游开发的受益者，是民众。九份没有门票（台湾多数景点都没有门票），没有国营的招待所、酒店，也没有国有的饭店、饮食中心，观光客的食住靠民宿，靠老街两边的美食店。老街两边密密麻麻的商铺，经营者多数是外来的投资客。在九份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管理、服务，决不可能与民争利，否则就会给反对党留下口实。二是在台湾，私人物业不仅拥有永久的物业权，而且拥有永久的土地使用权。这也是在台北看不到鳞次栉比的商品楼的原因之一吧，不像大陆的许多城市，到处都是建筑工地，到处都是高耸如云的塔吊，城中村改造，连片拆迁更是不可能。三是台湾的党产依然存在。大陆党库与国库不分，或者说国库就是党库。民主国家，政党财政依赖成员缴费、各种形式募捐及政府拨款，各项来源均需透明公开，以便监督。大陆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均依赖国家财政，专职党务人员之薪俸亦由国家支付，这是中国特色。不料，台湾党产仍然存在，如圆山饭店就属于党产。民宿老板说，这是因为一些国民党的大佬还在，如连战、郝伯村等，他们在台湾的影响力还在 。（待续）
